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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婚礼中的满汉习俗

北京的婚礼是满族习俗与汉族习俗互相影响而形成的，是这

两个民族习俗的融合体。更严格确切地说，它是在汉族婚礼习俗

的基础上加入满族婚礼习俗的影响，经过融合而形成的。

汉族文化水平高且历史久，这也反映在婚礼中，其始轫久远，

三代已有定制“，纳采”“、问名”等久成民俗，遍行于民间，全国各地

不离此范。满族婚姻也有来源久远的习俗，史册中关于满族先世

肃慎、勿吉、靺鞨等的婚姻不乏片断记述，从《金史》等书可窥女真

人的婚姻概貌 到了明末，努尔哈齐以建州女真人为基础，吸收诸

部女真人以组成八旗，就是现在 所说的满族共同体。那时的女真

人的婚姻习俗，在清初的著作如《柳边纪略》、《宁古塔记略》等书中

述 。综观诸书所记，可知那时满族婚礼甚简，先由男家委略有记 媒

赴女家提亲、女家如认为可以考虑，则第一步是“相亲”，然后下聘

礼，以至于成婚。清代皇子婚姻仍然依此礼而行，不似民间那样繁

复后来北京的婚礼较此繁杂得多，那就是上述满汉二俗互相融

合的结果。

稍加仔细观察北京婚礼，不难发现在这个满汉习俗的混合（融

合）体中，仍有二者各自保持特色之处。例如婚礼的轿子：北京汉

族人结婚用三顶轿，一顶是花轿，缎制轿围子绣大朵牡丹花和彩

凤，这是新娘乘用的。另外两顶是一红一绿，是娶亲太太和送亲太

太乘坐的。北京满族人（旗人）结婚用一顶轿，轿围子不是彩缎绣

花的，而是一色大红喀喇呢的，称为“官轿”。娶亲太太和送亲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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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乘轿而坐轿车（轿车是用骡拉的，不用马拉）。因此老北京人一

看便知办喜事的人家是旗人是汉人。

兹将老北京的婚姻习俗略作系统概述如下，叙述中兼及该俗

的源流和演变。

婚姻的第一步包括提亲、打听、相看、合婚，共四件事，这是婚

事进行的最初四项举动。婚姻的第二步包括放小定、放大定、过

礼、通信、过嫁妆，共五件事，这是婚事进行的当中五项举动。婚姻

的第三步包括迎娶、响房发轿、娶亲送亲、扶轿杆儿、见面分大小、

吃酒开箱、拜客、回门共八件事，这是婚事进行的后部八项举动。

以乐曲比拟，可以说第一步是序曲，第二步和第三步是本曲的一二

乐章。以戏剧比拟，可以说全剧共有三个高潮，放大定、过礼和过

嫁妆、响房发轿是两个次高潮，迎娶是最高潮；最后，吃酒开箱是大

尾声。老北京的婚礼就是依此顺序而行的，民俗内容甚为丰富多

彩，限于篇幅，本文只得概述其大致而已。

先谈第一步：提亲、打听、相看、合婚四件事。

提亲是男家向女家求亲，是男家委托本家（北京话称族人为

“本家”。当（ ）家子”一词不是纯北京话）、亲戚和友人向希望

联姻的女家求婚。北京旗人大多以此方式提亲，多委本家和亲友

为媒以作介绍。另外，那时社会上有种人乐于为人“说媒”，北京人

称此项人为“爱喝冬瓜汤的”，这项人不同于“拉纤儿的”，如“拉房

纤儿的”，其目的是获酬，北京话所说“成三破二”，就是给拉纤儿的

付酬金。“喝冬瓜汤的”不取酬金，只受结婚双方赠送礼品而已。

这类说媒者不限于女性，也有男性，所以不能只说这是“三姑六婆”

中的一婆。这些人大多活动于汉族人家，在旗人家里吃不开。因

此那时北京人的婚姻介绍分为两类，一是男方委人向女方求婚，一

是媒人为双方拉线。北京旗人称此受托代为求婚者为“大媒”，有

尊敬之意。前者是男方主动，多行于旗人家；后者是“说媒的”主动

以言语打动男女两家，这多行于汉人家。男方主动托人向女方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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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是满族古老的习俗。直到现在，鄂伦春、鄂温克等女真后裔仍然

如此，近年来实地进行的社会调查充分证明此事。清初诸书也有

满族婚姻状况如此的记载。

亲上做亲的和友谊密切的家庭互相联姻，由于彼此了解深，所

以容易决定。彼此素不相识或间接相知而乏来往的，由于缺乏了

解，所以为了决定就必须打听。“打听”用于说亲在北京话里已成

专用的词，意思是调查了解对方的实际状况。汉族人大多由“行

当”联系，并有乡谊可依。例如山东籍者多业粮行、饭庄、肉行等

等，山西籍者多业洗染行、粮行、干果铺等等。这些人既是同行，又

是同乡，联系时便于了解，男女两家纵不直接相识，只要通过三亲

四友即可信息相通。旗人有牛录组织，有牛录章京（佐领）掌握全

佐，本氏族有哈拉达和穆昆达掌握全族，所以便于了解。旗人男家

托大媒向女家提亲，如女家表示可以考虑，男家即托大媒将“过门

帖”交给女家“。过门帖”俗称“家门条”，用大红纸书写男家的哈拉

（姓氏）、某旗第几参领（甲喇）第几佐领（牛录）、某某佐领下、名字、

年龄、学历、职务、住址等主要项目。有的女家要求男家在门帖上

书写三代。清代满族人（包括蒙古旗人和汉军旗人）皆称名而不道

姓，所以为了防止族内婚，必须由哈拉达证明该人的哈拉，在门帖

上必须写清楚。内务府旗人则写“某某管领下”，以示包衣身份。

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满族人的哈拉达大多逝世，于是引起做父母

的发了一阵子愁：“娶媳妇聘姑娘不知道哈拉了，这不是糟心吗！”

（现在年青的满族人很少知道自己的哈拉了。）

为了了解对方，总要亲眼看上一看才放心，因而“相看”势所必

行“。相看”又称“相亲（”相字读 ，十分有趣，笑话常出在这

里。

那时没有舞厅、歌榭、电影院，没有晚会、舞会、联欢会。直到

清末仍不演夜戏，妇女不到前三门外的戏馆子看戏。男人们终日

不离职场，女子闭门家居。那时汉族男子供职于各行诸业，旗人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4 页

子当差当兵。女子操持家务，姑娘们扎花儿做针线。本家、亲戚、

友人平日很少相聚，年节拜贺只是略坐片刻，点到尽礼而已。人们

相聚的良机只有“行人情、出份子”，北京人常说“：咱们大棚里见”，

就是说在族人戚友家办婚丧寿事时在“大棚”里见面（办事必须搭

棚，以后在另文中谈谈北京的搭棚挂彩子）。于是大棚里也就成了

相亲的场所，而且是主要的场所，是人们认为最合适的场所。另外

还有次要的场所，就是逛庙逛什刹海荷花市场等处。东城的隆福

寺为东庙，西城的白塔寺和护国寺为西庙。每月逢期开庙，百货杂

陈，并演小戏杂耍，城内和近郊居民旗汉皆至，而且是男女老幼都

七月十可逛庙。再有就是什刹海，称为荷花市场，五月初一开， 五

日 等，因时日暂闭，是男女老少齐至之所。至于逛厂甸儿游二

短，更属次要。

举个例说吧。那天姑娘正坐在炕上扎花儿，是一对枕头顶儿。

母亲走进屋，女儿叫了一声“奶奶”，母亲说“姑娘，扎花儿哪！”母亲

坐在炕沿上，往里一凑身儿，放低了声音说“：杏格，下月初三你二

婶儿娘家侄儿德禧娶媳妇儿，你跟我出份子道喜去，顺便给你二哥

相相亲。”女儿说“：谁家的姑娘？”母亲说“：石碑儿胡同恩家的姑

娘 噢，我。她爷爷那三老爷的妹妹是你二婶娘家舅妈。”女儿说：

知道了，是牛录粘音恩四老爷的女儿吧，他们家还有个世袭拖沙拉

哈番哪！”母亲“是啊！是个根本人家儿。她太老祖儿乾隆年间随

过三趟木兰围哪！（”木字 ，重读。兰字读 ，轻读。）就这样，读

这位将来可能当小姑子的杏格姑娘借贺喜出份子之机参与了相

亲。恩四老爷的那位女儿则完全不知此情，只知是到亲戚家道喜，

不想被人暗暗地相看了。

这样的相亲不仅有欠正确和全面，而且会出笑话儿。

首先是看不全面。只见一面，略谈数语，只能得个初步大致的

印象而已。再者这实难保正确，尤其是加上相看者的好恶，就更难

公正。年长者，如这位未来的新郎的伯母、婶母、舅母等大多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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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重。他的妹妹（未来的小姑子）由于年青少阅历，就难免偏见了。

最怕他有位未婚的姐姐（未来的大姑子），心想我弟弟都在议婚，而

儿哪，伤感之余，妒嫉之我还没落 心油然而生，相看已毕，其

结论必是贬词。姑娘瘦点儿，必说“：瞧那尖嘴儿猴儿腮的，活猴儿

崽子！”胖点儿，必说“：缩脖儿坛子，活托儿是个大皮缸！“”瞧那两

只爪（ ）子，哪儿像人手！简直是发面包子！”把这位姑娘贬得

不成人样儿了。至于出笑话儿，那就多得很了。举例说，女家得知

将在某天出份子时相看其家的大姑娘，偏巧这位大小姐堪与《凤还

巢》中的雪艳比美，于是作手脚掉包儿，骗其妹二姑娘去顶缸，来个

“吴湘女改换马昭仪”。到了最后，木已成舟，朱千岁也无法原封不

动地送回去，只得认命。

经过相 合看，如果双方皆认为可以考虑，就进行下一步

婚。如果说这样的相看有点儿可笑，那么，合婚就实在令人可气

了。

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之说来源甚久，自古以来对汉族诸俗影响

极大，但满族人本来根本不懂此说。后来北京旗人议婚也有合婚

之举，完全是受汉俗影响所致。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满汉二族对

此说的信仰程度仍有不同。汉族人大多泥于此说，也就是真信，只

要算命的（命相先生）说八字儿不合，当即奉为金科玉律，立即罢

论。旗人家虽也合婚，但终是有走过场之意，实际上是假信，最多

是引为参考而已，最后仍然决定于门第及其他诸因素。

北京人在合婚前，双方互换“八字帖儿”。这是在一张红纸上

写清该人出生的年、月、日、时，以干支记，于是构成八个字。收到

对方的八字帖儿，拿到命相先生处（命馆）去合婚“。合”的内容首

先是看男女双方八字儿相合与否，至少是决不可相克，起码要保持

互无相损之处；最理想的是女方生来带着“帮夫运”。然后还要确

定对父母及近亲长辈有无妨碍。经命相先生批示，将婚姻列为“上

等婚”“、中等婚”、下等婚”。评为上等的，两家必然高兴，毫不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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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地进行下去。评为中等的，大多经过研究而后决定。评为下等

的，在汉族人家一定作罢，决无进行之理。旗人家做长辈的往往不

受此限，仍然考虑诸多因素而决定是否继续进行。旗人虽属假信，

但也要合婚。命相先生属于高级的开着“命馆”，不够此级的大多

在庙会或街头摆摊儿，担任合婚、批八字儿、批流年、算命算卦等

等，兼营相面和测字的是另一分支。这类人靠此混饭吃，所以在合

婚时大多讨人欢喜，必对此八字儿赞不绝口，多说吉祥话儿，不难

多得酬金。

清代每年由钦天监颁发满文和汉文的《时宪书》，是正式的历

书，内容简单而且是科学的。辛亥后，民间出版的“大本儿新皇历”

流行于城镇乡村，其内容除月日等正式项目外，增加了大量杂乱东

西，如几龙治水、小钱儿挂、八段锦、几日得辛、几人分丙、禄马定生

死、小儿扎根儿等荒唐无稽之至，其中有个指导合婚的歌诀，录之

如下：

羊鼠一旦休，兔龙泪交流，金鸡怕玉犬，白马怕青牛，蛇虎

如刀错，猪猴不到头。

这个合婚歌诀完全建立在属相上，意思是属羊的不可跟属鼠

的结婚，属兔的不可跟属龙的结婚等等。当时民间信此不疑。北

京人家当有人来提亲时，一听对方属相，马上就代入此歌的公式，

只要不合，立即拒绝。北京人不论旗汉大多如此。这样，属相形成

议婚的第一道关，此关过不去，一切皆无从谈起。命相合婚据年月

日时共八字干支而演释，其范围在八个字中，而依此歌诀，则只决

定于一个字：马、牛、羊、猴⋯⋯，比八个字的范围更缩小得多，偶然

性更加大多了。那时人们信此，愚蠢至于极点，荒唐可气。不知多

少人深受其害而不知其所以然。婚姻本是人与人的关系，只存在

于人际，却被一些愚昧无知者弄来一群畜牲 金鸡、玉犬、白马、

青牛搅得乌烟瘴气。

前面谈了北京婚礼的第一步，现在讲它的第二步：放小定、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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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定、过礼、通信、过嫁妆。婚姻进行完第一步而开始第二步诸举，

可谓渐入佳境，向着高潮迈进。

合婚后认为可以做亲，就要“放定”。北京婚礼的放定以汉族

传统习俗为基础，加入一些满式。原来满族人定亲之礼甚简，只要

男家馈送女家以马匹、绸缎和肉类。鄂伦春和鄂温克皆为女真之

裔，现在仍是在定婚时由男家将马匹、布帛、野猪等送到女家以为

聘礼。清代皇子定婚也依此礼而行，由皇家将定礼送到女家即成，

并无放小定、大定之说。北京旗人家因久受汉俗影响，定婚之礼甚

繁，有放小定、放大定和过礼通信诸仪，这完全是满汉习俗的融合。

放定就是汉族古老的婚俗“纳采”之仪。十分明显“，纳采”是汉俗，

而北京婚礼放小定的礼品中，旗人家必有“荷包”和“如意”，此二者

就是投入汉俗中的满俗影响，从而形成满汉二俗的融合体。

北京人放小定时，男家事先必请本家和戚友，从族人或姻亲中

请出一位丈夫和子女俱全的长辈妇女到女家“下定”（也说“放

定”）。北京 人（”这个话称这位有夫有子者为“全 来自满语

的 ，意思是“的”。无适合的汉字可写，只好写汉语拼音字）。

放小定的定礼汉人家与旗人家大同小异。汉人家男方向女家赠送

首饰，如戒指、耳环、镯子等物。将这些礼品装在带红色喜字的玻

璃匣中，用粉红色包袱皮包着，送交女方。大多由媒人陪同前往女

家。此日男女两家皆举行宴会，本家和亲友欢宴竟日，道贺道喜礼

成后始辞去。旗人家放小定与此大体相同，只是定礼中必有荷包

一对，内置小金锭、小银锭、小金如意、小银如意。此外必有大如意

一柄，有三镶、金玉、翡翠等，至于簪环首饰等则与汉人家相同。其

送定礼的方式和礼仪也是旗汉相同的。

汉族传统婚礼中有“问名”之仪，北京的旗人也曾模仿而行，但

近七十多年来，北京的旗汉人家渐废此礼，后来就取消了。问名之

仪是在放小定以后，男女家长带着未来的新郎到女家叩拜，如果是

汉人，则由男方长辈致词；如果是旗人，则由男方长辈或其牛录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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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致词。女家设宴欢迎。清代皇家依此礼而行，皇子定亲后必须

到女家叩拜，女家设宴欢迎。

放小定后继之以放大定。放大定也就是“过礼”，这是由汉俗

演化发展而来的。北京是数百年的古都，是经济和政治中心。 商

贾汇集，财源辐凑；仕宦广聚，冠盖如云。数百年经济和政治的兴

盛必然形成高度文化，况且四方人士集于京师，自然将各地风习引

入北京。因此北京婚礼放大定之仪比原来的“纳采”只有繁而无

简。旗人初效汉俗时，放大定“过礼”原较简单，只是男家将猪、羊、

鹅、酒送往女家以为聘礼。送猪、羊、酒三物本是满洲旧俗，送鹅

则完全是仿效汉俗。汉族古老婚礼订聘时就必须有鹅，原因是鹅

与雁同（大概汉族自古即知鹅是雁驯化而来的），雁是守信用的鸟，

订婚时用鹅（以代雁）完全是为了昭信。满族先世并不懂这个道

理，进关后，北京的旗人才这样学会了汉俗。此外还要送钗环饰

物，还送大馒头，称为子孙馒头。

后来，放大定过礼日趋繁复，花样更多了，北京人不论旗汉皆

依此而行兹简述如下：放大定过礼是婚礼中的大典之一，是全剧

的第一个次高潮，所以礼仪隆重，热闹异常。

男家在准备放大定过礼前数日，首先要购买白鹅成对（那时市

上鸡鸭店出售颈部和背部染着粉红色的白鹅，专为过礼而用）养在

家中。到喜轿铺去讲“鹅酒台儿”，台儿数可多可少，总得是双数

（偶数）。台儿为木制，上着金黄色大漆，彩画花卉和凤凰。所谓台

儿，是个立式盒子，上有梁，用红色杆子穿着二人抬行。大多自六

台儿始，一般为八台儿，还有更多的。以鹅和酒为主。鹅置于红色

木笼中，放在台儿上。酒置于坛子里，放在台儿上。其他则为衣

服、饰物、食物，分别放在台儿上。衣服种类多而数量大，单、夹、

皮、棉、纱俱全，色彩尽皆鲜艳，以红、粉、绿为多 饰物自耳环、戒

指、镯子等以至于梳两把儿头用的各种发针和偏方儿等俱全。饰

物置于喜字盒内放在台儿上。食物有大饽饽和各式满汉糕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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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腿和羊腿，有茶叶。汉人家大多用红纸包两支藕，放入食盒中，

还必须有苹果、柿子（柿饼）、桂圆；旗人家不大注意这些果品。食

盒分层摆盘。过礼的礼品大致是这些，旗汉人家都是如此准备。

定礼备齐并请来喜轿铺装台儿安放已毕，即行过礼之仪，以完

成放大定这一大典。男家请两位长辈妇女“全 人”为使，赴女家

送定礼。是日不但男家请本家亲戚，举行小宴，女家也是如此；双

方都浸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中。二位“全 人”各乘轿车，车铺红

毡，随“台儿”赴女家。女家欢迎招待。汉人家例奉白糖水和桂圆，

后来旗人家也仿效而行。这时已将“台儿”抬至女家，将衣服、饰物

和食品放入屋里，鹅笼和酒海放在院中。例由一儿童挑开食盒的

红纸封条，取得红纸包着的跟头褡裢，其中装着些零钱。男家使者

与女家主人互致贺词，礼成而返回男家。

汉人家过礼在食物中有不少果品，柿（柿饼）谓“事事如意”，枣

谓“早生贵子”，栗谓“立（利）子”，苹果谓“平平安安”，南方籍的汉

人以桔为“吉利”，桂圆为“圆满”。旗人则少有这些，而以饽饽和肉

类为重，这仍是满洲旧俗。稍一观察，不难发现北京习俗这一满汉

混合体中，各自保持特点之处甚多。

女家收礼后，衣服和饰物留给新人用，肉类和点心大部分用于

谢媒，小部分赠亲友。鹅则售于鸡鸭店，再供过礼者购用。送酒的

数量很大，一般都好几十斤；女家除自用外，也送给媒人。

原来放大定与过礼分开进行，后来合二为一以图简便。再后

来，将“通信”之礼也并入放大定之内了。通信是双方决定结婚日

期。汉人多请命相先生决定日期，旗人有如此的，但大多不如此而

自行决定。后来北京旗汉人家多免去通信，而并入过礼中。

继之而至的是本剧第二个高潮 过嫁妆。过嫁妆与过礼并

无大差别，只是因为嫁妆比定礼多，声势自然加大，显得比过礼热

闹。遣嫁女儿之家以准备嫁妆为大事，颇费资财，虽说量力而行，

但多图体面而尽力求丰。嫁妆以“台”论（放大定过礼也论“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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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话把过礼的“台”字说成“台儿”，而对嫁妆的“台”字决不加儿

化。说颠倒了，显然不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台数不定，以十二台

为最简，是起码数，十六、二十四、三十二为中等和较丰，够六十四

台已甚丰，到一百二十台的即属罕见了。嫁妆中凡可抬行者抬行，

有些如高大的玻璃罩内各色盆景则不宜抬行，必须用“窝脖儿的”

放在颈后扛行（关于北京的“窝脖儿的”将在另文 中谈）。送嫁妆者

是专行，平日拉排（音 ）子车和以窝脖儿办法为人搬家。此项

人专会摆嫁妆台，令人一看必感精彩之至。这样，有抬有窝脖儿，

五颜六色，浩浩荡荡，结大队而行，怎不引人伫立而观，所以声势远

较过礼为大，热闹异常。

原来满族人家的嫁妆甚简，且具特色。据近年来的少数民族

社会调查报告，鄂伦春和鄂温克妇女平日家务劳动中包括鞣皮和

捶打鹿筋成线以用于缝纫。鞣皮用刮刀等工具，捶鹿筋用木榔头。

有趣的是满族传统婚俗的嫁妆中就包括鞣皮和捶筋工具，充分说

明这是女真人的古老习俗。听长辈讲，满族嫁妆自古即有此二物，

入关后长期间保持此俗。后来不鞣皮也不捶鹿筋了，嫁妆也跟汉

人大体相同了，但“辽东旧族”特别是重视旧俗之家仍这样做。当

然，清代后期多已不这样了，但仍有前辈知此。这是民俗学研究中

的极珍贵的材料。

清代后期，旗汉人家的嫁妆大同小异，这是以汉俗为基础而形

成的。衣着类极丰，自鞋袜至内衣衬裤，旗袍、坎肩、马褂等单、夹、

皮、棉、纱齐备。这里顺便谈一事，满族自其久远先世即以狩猎为

世守之业，满人原来不穿羊皮衣，而穿“直毛儿”，如貂、狐、猞猁狲、

灰鼠等皮，这些皆为狩猎产品。羊皮是畜牧业的产品，所以以畜牧

为世守之业的蒙古人穿它。这说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的关系。满

人进关后，生产和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大变化，但穿羊皮衣乃是到

清代后期才逐渐开始的，而且还是不习惯的。直到清末，满族人自

皇家至民间，以翻穿白色羊皮衣（羊毛朝外）为丧服。因此，旗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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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以羊皮衣为嫁妆，而仍以“直毛儿”为尚。衣服外则是被褥枕

头等床上用品。首饰也是主要的一项。此外则为室内陈设，如帽

筒、帽镜、座钟等等。在陈设类中，旗人家极重视大瓶和大盘。大

瓶称为大掸瓶，大盘称为大果盘；所谓“九桃瓶盘”是极讲究之物。

在大条案和大架几案的两端，例是摆放九桃瓶盘之处。此二物极

大，其每一件都比现在的大型彩色电视机占地方。嫁妆中也可包

括木器。这是源自汉俗，是南方汉族的习俗，传入北京，旗人效此

而行。木器以箱为主，有箱必有匣（其实就是小箱子），箱贵樟木，

可见源自汉俗。至于条案、大柜、八仙桌和椅子等物，在木器中虽

是主要的，但在嫁妆中则非必有之物。

仍由喜轿铺出台，派专人将嫁妆装台。女家请四位“全 人”

看视指点，装好后抬行。这是一个可观的队伍，一名当头儿的手执

手掸指挥，掸上挂一张吉庆有余图，队伍最后是送嫁妆的使者（即

四位“全 人”）乘坐轿车（车铺红毡）随行。送至男家，将嫁妆抬

入新房。男家备酒席招待，双方道贺，使者并不吃喝，告辞而去。

这一天，男女两家皆请来本家和戚友，举行宴会。一般在过嫁妆之

次日即为迎娶之期，所以这是进入喜事的最高潮期，双方全家喜气

洋洋，送贺礼者纷至，账房早已派专人司理“，口子上”的厨师已将

行灶建好，开始“落（ 作（ 儿”。一切准备停当，只等次日发

轿，进入喜事的第三步。

现在讲北京婚礼的第三步：迎娶、响房发轿、娶亲送亲、扶轿杆

儿、见面分大小、吃酒开箱、拜客、回门。这第三步是最高潮和其后

的尾声。以前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是这第三步的准备。

北京汉人家有响房之举，即在过嫁妆的那天下午，也就是迎娶

日的前一天，将近黄昏，这时男家的本家亲友群来道贺，吹鼓手金

鼓齐鸣，吹打大作，称为响房。届时吹鼓手在喜房门前排成两列，

鸣鼓响锣，震耳欲聋。早年旗人这样响房者极少，后来汉俗日益遍

及，旗人家办喜事间或也有这样的，但旗人家仍以“打锣”为响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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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在迎娶日的前一天，而是在迎娶日即将发轿时，由男家的本家

或亲戚的一位男孩子在喜房内打几声锣，锣声响完即行发轿；这是

旗人家办喜事的响房。因此在北京婚礼中，旗汉人家的响房在日

期和方式上是不一样的。当然，后来满汉习俗日益融合，于是旗人

家也有既在迎娶前一日响房，又在即将发轿时打锣的，这是满汉合

璧。

前已言及，北京汉人家迎娶用一顶花轿和一红轿一绿轿共三

顶轿，旗人只用一顶大红喀喇呢官轿。在卤簿（执事）上，汉人与旗

人明显有别。汉人家迎娶，在轿前排行的卤簿是旗、锣、伞、扇，还

有金瓜、钺斧、朝天镫，这是汉式最普遍常用的。旗人的卤簿则显

示出满族作为狩猎民族的古老习俗传统，并表现出古代部落抢亲

的遗迹。最明显突出的是“牛角泡子灯”和“箭手”，纯系满洲旧俗，

与汉式完全不同。此外，满族婚礼中，新娘坐轿而行时，其兄弟必

须“扶轿杆儿”随行，实寓护送之意，这也是纯满俗的特点之一。

先说说牛角泡子灯。北京汉人婚礼发轿迎娶时所打的执事，

到清代后期也为旗人所用，但不以此为主要卤簿，而以牛角泡子灯

为满族特色。灯是列队而行的，自十余对至四十余对，皆为偶数成

对。灯以牛角制成，圆形，透明，外有红色喜字和蝙蝠图样，以红色

木杆托举。再说箭手，满族迎娶时，喜轿前有四人至十余人乘马列

队而行，这队乘马者左佩弓右插箭，全依满洲旧俗。到清末也有将

弓矢背在身上乘马而行的，已失旧观。高举牛角灯和佩弓矢骑乘

而行，充分表现满族先世的狩猎和部落间征战遗风，同时表现出抢

婚的残存情景。使人由此明显看出，古老的满族先世部落生活中，

人们日常出去围猎，部落间和氏族间不时征战。部落或氏族间时

常武装掠夺，掠夺财物和人畜，同时抢婚，抢来外部落外氏族的女

子强行婚配。掠夺多行于夜间。这时一个族党屯寨的人集结出

动，夜晚高举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而行，人们身佩弓矢，骑乘马

匹，结队前进。行至另一部落或氏族居地，施行武力掠夺。这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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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双方激战，战胜者夺得财物和牲畜，也夺得人口。这是猎人部

落生活中极为常见的事，毫不足奇。这也完全说明了满族婚礼在

迎娶时举着牛角泡子灯并有箭手列队而行的原因和由来。

至于扶轿杆这一满族习俗，源自护送。姐妹出嫁，兄弟在轿旁

护送，是由抢婚发展而为二氏族结亲后演变而形成的。护送说明

古代氏族间建立婚姻关系是存在不和谐因素的，常因此而发生争

斗，所以有必要护送。

社会学研究证明人类社会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演变，当然

是以生产力发展到某一高度为前提，但“强制”仍是起决定性意义

的一个因素。男子将女子强行纳入自己的氏族内，是强制而行的，

受到母系氏族的强烈反抗。母系氏族是自然形成的，父系氏族则

是在强制下形成的。此话虽离本文主题已远，但从满族婚俗中的

突出表现看，充分说明此事；兹不多述。再者，北京满族家女儿出

嫁在将上轿时必放声大哭，新娘都是在痛哭中被人搀上轿子，抬出

家门很远后仍然哭声不绝。这完全证明女子是在极度被迫下被纳

入男方氏族的。后来人们解释临嫁而哭是表示舍不得父母之意，

那是十足的曲解，是为了提倡孝道而歪曲事实。

此时娶亲太太和送亲太太随轿而行，满汉不同之处只是满俗

乘轿车，依汉俗则乘一红一绿两顶轿子（新娘的轿子是放着轿帘

的，娶亲和送亲的轿子则打开轿帘而不放下）。开道锣领先，牛角

灯居次，然后则为旗锣伞扇各类执事。上轿前还有一些汉俗，后来

旗人亦有效此而行的。例如娶亲太太等新娘坐入轿内后，用簪子

挑新娘额前上方头发梳成一个小髻，插上红绒花，并戴上“盖头”。

女家给新娘一个苹果拿在手中，将另一苹果放在轿底，谓之“平平

安安”。这时男家将“离娘饭”送给女家收下。女家准备一对小磁

饭碗和两副红色筷子，系以红绳，称为“子孙碗筷”，交到男家，供吃

“子孙饽饽”和“长寿面”之用。

喜轿到门后，有一系列满俗，后来融和汉俗而成为北京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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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汉共用。简述如下。

喜轿抬入院内，要从燃着的炭盆上抬过，这是纯满俗。进入北

京婚俗后，人们以取兴旺之意解释这个过火盆之仪，实系曲解。满

族自其先世部落时代，迎娶时在屯寨外筑一幄幕，满语称此为

，也是人们猎于山林中临时搭的简单住处。清初史籍中有几

处谈到爱新觉罗氏族成员娶亲时构筑这种帷幕以行婚礼的记载，

这是有文字可考而为人所皆知的。后来北京婚礼中的这盆炭火，

实即当初在野外构筑 时所燃的篝火。喜轿过了火盆而抬至

喜房门前，新郎搭箭张弓向轿帘处射三支箭，这也是满族先世部落

时代抢婚的遗习。自古肃慎氏以楛矢石砮诸称于世以来，满族先

人数千年来以弓矢为生产和战斗的工具。用武力掠夺别的部落，

夺其人口，强行婚配，用弓矢去抢，抢来后用弓矢威胁以迫其就范；

这就是新郎射三支箭的由来，并不是为了把新娘带来的妖精赶跑。

这时新郎用箭将新娘的盖头挑起（满洲旧俗一切不离弓矢，杀人也

用弓弦勒死）。依汉俗则是新郎用手抓去盖头。随即“拜天地”和

“坐帐”。

坐帐时有一纯满俗，汉族人家决无此仪，那就是“阿查布密”，

亦称“阿什乌密”。其意就是汉语所说的“合卺”。满语规范语依建

州女真语音 。女真语音动词词尾而将此词写为

的 并不读成“阿查不发音，而说成 ，于是将 布

穆必”，而读成“阿查布密”。满语主要口语之一称为京语。根据京

有语音变， 时将元音 脱落， 又变成 有为词中的 。词中的

。时发音为 这样一来 经过音变就读成“阿什乌密”

了。总之，北京旗人现年近七旬者不少人知道“阿查布密”或“阿什

乌密”，但决不可机械拼读为“阿查布穆必”，那样就闹笑话了。此

仪是新娘和新郎坐帐，炕上放一张炕桌，将一只烤熟的整羊用大红

漆方盘盛着放在炕桌上，由一位“全合人”喂新夫妇各吃一口烤羊

肉。这时，在新房窗外有人读满语祝贺之词，萨玛在院中跳舞。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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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满人精通满语，萨玛即兴编成祝词，随口而颂，同时舞蹈。后

来（清嘉庆时代以后），北京的满族人的满语水平日降，于是将此祝

卺时背诵一遍。《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词编成固定的词句，合

一书是乾隆时代所修，其中列有“朝祭、夕祭、背灯换索、柳树求福”

等以及诸多祭祝词，还有“乌林祭神、堂子祭神”等许多祭祝词，但

没有记载着“阿查布密”祝词，这是因为它并不是祭祀，而本来是即

兴随口编成的祝词，后来虽成定式，但不记载于此书中。因此，近

六七十年来，人们大多不知此词是何内容了。前两年听人说，近年

“皇帝热”“、宫廷热”正炽时，有一电视剧演清代某帝婚礼，是由现

在的人编了一套祝词而拼读的。至于这时所跳的萨玛舞是个什么

样子，也为人所不知了。笔者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在王府中婚礼上

听过这段满语祝词，见过这个萨玛舞。清代“阿什乌密”满语词如

下：

译成汉文是“：良辰开喜宴，佳日娶新人。持家饲之豕兮，以祀

神。神其赐福兮，佳偶是成。神佑此夫妇兮，福祉日增。白其发布

黄其齿兮，百恙不生。九旬而健兮，百岁修龄。年长岁永兮，享寿

无穷。宜其室家兮，富贵恩荣。阖第得吉兮，感戴神灵”。这是将

满文译成汉文。其内容与满族祭天祭神的祝词并无大异，不外乎

祈求神佑之语。

新郎新娘皆著礼服。依清代服制，满汉男子服饰相同，为官者

与未仕者各依定制而穿戴；女子服装则有满汉之别，即所谓旗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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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装的不同。在礼服方面，汉族女子的礼服是上衣下裙，缠足，梳

汉式头。旗人女子的礼服是穿旗袍（长衫），梳两把头，穿花盆底

鞋。旗妇礼服有一最大特点就是梳两把头，戴“钿子”（关于钿子，

将在谈满族服饰的文章中介绍）。新郎和新娘的礼服就是这样依

满汉之分和官民之别而穿戴的。旗人的新娘必须戴钿子。

新妇与新郎同拜天地（汉人家设天地神祃，旗人家原不设神

祃，后来也有随汉俗的），共饮交杯，然后按亲疏远近而行见面礼。

先拜见本家长辈，次拜姻亲长辈，依次而行礼；平辈也互相见礼。

这就是常说的见面分大小。接着就有女家来人到男家“吃酒”。旗

汉人家例由新娘的姨母婶母和姐妹等人共赴男家吃酒，男家招待，

但仅坐席而不饮不食，一上汤，立即“放封”，告辞而去，实即尽礼而

已。喜事中有多次宴会，如迎接娶亲太太和其他诸仪皆设酒席，皆

仅入席而坐，但不饮不食，茶房一上汤，坐席者立即“放封”告辞。

“封”是一个红纸封套，内装赏银，只要一上汤，立即掏出这个红封

套放在桌面上，同时告辞，主方此时决不挽留，因为这是礼仪的规

定，不同于一般的请客吃饭或访亲拜友（结婚次日还有一次“吃酒”

之仪，下面讲）。这时男家设席招待娶亲太太，坐席上首只摆一椅，

请娶亲太太“独坐”，以为酬劳。

这时已近黄昏，到了吃“子孙饽饽”和“长寿面”的时候。子孙

饽饽是极小的饺子，一般是比大个蚕豆粒稍大而已，由女家制作而

送至男家。汉族人家特重视子孙饽饽，常在饺子外加制“盒子”，外

捏花边，甚至以红绒线穿系，十分精致。长寿面由男家制备。“口

子上的”厨师有此手艺，会抻“一窝丝”，细如现在的“龙须面”一般，

切面铺也定制这种面。子孙饽饽和长寿面皆不煮熟。吃时用女家

送来的喜碗喜筷。新夫妇左右列坐“，全合人”喂二人吃一口，边说

“福寿双全”“、白头到老”“、儿孙满堂”等吉祥话。这时必有亲友家

小儿在窗外大声问“生不生？”屋里答曰“生！”，表示养育子女。喂

长寿面时“，全 人”用箸高挑面条，说“长寿永年”等语。这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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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汉俗，后来北京旗人仿效而行。问“生不生？”意思是由饺子没

煮熟的“生”转而引用于生育的“生”。从语言上 明显证明它决非满

俗，因为满语词“生熟的生”与“生育的生”在音上毫无相关。各地

汉族久存花烛夜闹新房之俗，北京汉族人家则此风不盛，一般少有

闹新房的，至于旗人，则决于闹房之举。旗人家在结婚当天和以后

三日至五日内，新房是禁入的。

结婚次日早晨，旗人家新妇有“抱柴”之举。多由长嫂备好一

束桃木杆，用红绒线捆齐，交给新妇，以示日后勤劳操作之意。新

夫妇同至厨房拜灶王爷，旗人家则二人同拜祖宗杆子和祖宗板子。

接着二人对父母和诸长辈叩首行礼，旗人家平辈互相请安。这时

女家至男家会亲，男家设宴招待，这是正式的“吃酒”。男家设宴四

桌，新郎父母在席前举杯 并谢女家。新郎向每桌磕三个头致贺，

（一跪三叩首）。北京汉人家此时新妇也出来与新郎一同叩首，旗

人家则只有新郎叩首，新妇不参与。女家人员大多只坐席而不饮

食，男家将此四桌酒席送到女家去。也有新妇之母略进饮食的，新

郎之母为新妇之母斟酒致贺，也是上汤就放封。北京汉人家称新

妇之母于结婚次日赴男家“吃酒”为吃“梳头酒”。亲家母吃酒后，

多入新房对女 说些教导之词，然后辞去。儿

女家来“吃酒”时，将衣料及其他诸物装箱送至男家。吃酒完

毕，即行“开箱”之仪。女家送来的箱子里装的大多是衣料、鞋袜、

化妆器、文具等物“，开箱”后，将物品分赠男家诸人，这是新妇初入

夫家时带来的赠品。北京旗人家重视“开箱”，不论女家贫富状况

如何，开箱赠物力求其丰，以表示“作脸”。北京旗人事事不忘“耗

财买脸”，这方面也有明显表现。

婚后四日或六日“回门”，新妇回娘家（归宁）。旗人家大多由

女家备轿车（骡拉的车）赴男家接二位新人回新妇母家。二人来到

后，先拜女家祖先，次拜长辈，平辈互相请安。中午例由女家盛宴

招待，尽欢而散。这是新妇婚后第一次回娘家，新郎饭后先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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